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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
———以分类为中心看颜色在文献中的功用

周　 亚

摘　 要　 在中国古代，颜色充当了一种文献分类的非常规手段。 自先秦至清代，以颜色分类文献主要表现在以下领域：

官方文书制作、图书出版领域、文献收藏领域、套色印刷领域。 颜色在文献分类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书”的

区分、对“人”的区分、对“意”的象征；文献分类的层次包括基于文献单元的分类和基于知识单元的分类。 古人以颜色分

类文献，受到五色观与正色观念、等级秩序和礼仪制度、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对图书排架、政治生活、语言

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了文献事业与社会大环境的交互作用。 参考文献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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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颜色因其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分辨作用而具有

了分类的功能，“角色”、“音色”、“成色”等都有表

示类别的含义在内。 同时，它也成为文献分类的手

段，施之于文献的颜色本身也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意

义。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献史上，就有这种以颜色

分类文献的现象，其背后又蕴含着不同的意义。 通

过查阅文献，笔者发现，相关论著［１］１８０ －１９８，［２ －３］ 提到

用颜色类分文献的史实，如隋炀帝时书分三品，唐
朝集贤院区分藏书卷轴色彩，清代四库全书以四季

颜色区分经史子集等。 然而，对于颜色与中国古代

文献分类这一问题，笔者尚未发现专门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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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本文以前人相关论述为起点，结合图书馆学、

文献学、政治史、文化史等知识，以文献考证法为

主，分以下方面进行研究：第一，搜集并总结中国古

代以颜色来分类文献（以图书为主，兼及其他文

献）的种种史实（颜色在其中要能起着分类和标识

的作用；由于颜色必然要依附于物质，因此也着眼

于文献制作或装帧的材料，如卷轴装的轴、带、签），
并对颜色在文献分类中的作用进行理论总结，包括

具体功能、分类层次等方面。 第二，尝试对颜色与

文献分类背后的因素进行阐释，例如政治因素、社
会观念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分析古代以颜

色分类文献对于后世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以颜色

与古代文献分类为例，阐释文献事业发展与社会大

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２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

颜色很早就参与到文献制作与管理当中。 商

周甲骨文时期，“有些在刻字处填上朱砂，以增加美

观”［４］ 。 不过，此时尚不能说明颜色起到了分类的

作用。 竹简和木牍是纸发明以前的主要书写材料，
竹简常以不同颜色的绳子编联。 晋太康二年，汲县

不准盗魏王墓，发现大量战国竹简，即历史上的“汲
冢书”。 荀勖在《穆天子传》序文中称，“皆竹简素

丝编……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 汲者，
战国时魏地也。 案所得《纪年》 （按：即《竹书纪

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５］ 又据《南齐

书》载，“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
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王）僧虔

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６］ 可见，战
国时期古人已经有意识地用不同颜色的丝绳来区

分图书。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雠国家藏书，编联

竹简的丝绳就有“素丝”、“青丝”、“缥丝”（笔者按：
缥为浅青色，蓝色，或月白色，三者接近）等的区

别［７］１１８ －１１９。 刘向等人在校勘完《孙子》以后书写定

本时，“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８］ ；“刘歆《七略》
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９］１７４９。 汉代简牍文书

也会使用书囊封装，“其形制之大要为两段俱方底，
其中约署施检而以白书绳缠之”［１０］ ，不同文书所用

书囊颜色不一，急件用赤白色，如“适见驿马持赤白

囊，边郡发犇命书驰来”［１１］２３５３；汉代诏书封囊用绿

色，如“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

丞印”［１１］２９３５；涉及机密的大臣章奏用黑色，如“凡章

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１２］ 。 此外，李零［７］１４９

认为，黑色也是通用的函牍封囊颜色。 这种以颜色

区分文函的例子在后世屡见不鲜。
汉代出现纸张以后，极大地促进了知识传播和

信息交流。 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黄纸书写极为

盛行。 黄纸多是经过“染潢”（按：这一技术起源很

早，《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有介绍）加工的纸。
“古人对纸张染潢所用的染料主要是黄蘖，也称作

黄柏。”［１３］４１东晋末叶，桓玄下诏“古无纸，故用简，
非主于敬也。 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１４］ ，这
促进了黄纸在书写领域的统治地位。 汉代也有以

“黄书”命名的图书，例如“东汉张陵传授房中仪轨

的书就是以‘黄书’为名”［７］１２９。 在汉以后很长时间

内，黄纸广泛应用于宫中、官府、民间和宗教机构的

图书，书用黄色尚未成为区分和暗示文献收藏者身

份等级的标识特征。 不过，丁春梅认为，晋朝时，黄
纸与白纸这两种上奏公文用纸已经开始显示出身

份等级的不同［１５］ 。
西晋时期，荀勖负责整理国家藏书，将图书分

为甲乙丙丁四部，“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

五卷。 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１６］３ “缃
素”为淡黄色，“缥囊”为淡青色，这不仅说明了黄

色材料在西晋官方藏书中用于书写之普遍，同时说

明此时青色与文献关系之密切。 《隋书·牛弘传》
记载：“刘裕平姚（泓），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

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１７］ 可知后

秦姚泓所藏图书皆用青纸书写。 同时，晋代诏书亦

用青色，如“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

以太 子 书 及 青 纸 诏 曰： ‘ 遹 书 如 此， 今 赐

死’。”［１８］１４５９ －１４６０又如“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流
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１８］１５９７两晋南北朝时期，皇
帝和权贵们在文献制作和收藏方面对青色的偏好

在唐朝以后有所改变（尤其是官方文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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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图书以卷轴装为主，“亦即在该时

期这种卷轴制度发育最为成熟”［１］１８０；叶德辉也称：
“隋唐间简册已亡，存者止卷轴，故一书又谓之几

轴。”［１９］除了帛、纸等书写材料外，卷轴装图书的物

理结构一般还包括轴、带（用于捆系）、签（亦称牙

签），轴带签为用颜色分类图书提供了施予的载体。
隋朝时期，以卷轴的颜色和材质来区分藏书

的等级和部类。 《隋书·经籍志》在条理隋朝藏书

史实时称：“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
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

轴。”［１６］５这与简牍图书时期，书以“素丝”、“缥丝”、
“青丝”不同颜色丝绳编联的情况非常相似。 同

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红色在隋朝宫内受尊崇

的程度。 此外，上文提到姚泓时期藏书皆“赤轴青

纸”，可见这种红色卷轴是有历史传统的。 与隋朝

相比，唐代在这方面更进一步。 《唐六典》记载：
“集贤所写皆御书也，书有四部：一曰甲为经，二曰

乙为史，三曰丙为子，四曰丁为集，故分为四库，
……皆以益州麻纸书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

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

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

别。”［２０］１４５９ －１４６０又《新唐书》：“两都各聚书四部，以
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

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２１］ 可见，唐代集贤

院藏书以轴、带、签以及帙（装书的布帛封套）的不

同颜色来区分藏书，不仅是对内容的区分（经、史、
子、集），而且包含等级秩序之分（经库书用黄带，经
史书轴用白和青等正色，便可能包含这样的意味）。
此时，“唐代四库书以图书自身装潢来区别其类的

方法，达到了古代卷轴时代图书庋藏制度之高

峰”［１］１９８。 同时可以看到，红色、紫色、朱色作为分

类标识在唐代官方藏书中也颇受青睐。 唐朝时，除
了藏书，受红色或相近颜色（如紫色）影响较大的

文献类别还有书画，紫色成了官府书画装裱的惯用

颜色：“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例用白檀身，紫檀

首，紫罗褾织成带，以为官画之褾。”［２２］

以上都是内府藏书以颜色分类文献的案例，此
外，私家藏书中也有这种情况。 邺侯李泌便是一

例。 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宗四朝，曾任

集贤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官至宰相，封邺侯 ［２３］ 。
家富藏书，据称有三万卷：“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

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２４］ 可知其书为卷轴

装，带有牙签。 明《山堂肆考》记载：“唐李邺侯起

书楼，积书三万余卷，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
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２５］ 以牙签不同颜色区分

经史子集，这不仅与唐集贤院藏书分类方法相同，
并且四部所对应牙签的颜色也是一样的（均分别为

红、绿、青、白）。 李泌有在集贤崇文馆修国史的经

历，可能受其藏书管理方法的影响。
不仅在藏书方面，在官方文献制作方面，唐代

也突出了颜色的分类作用，不同文书有材质和颜色

之别。 据《文房四谱》记载，唐代时，诏书改变用青

色的惯例，而用黄纸，“贞观中，始用黄纸写敕

制”［２６］５１，并在宋以后成为定制。 据唐李肇《翰林

志》记载：
元和初，置书诏印，学士院主之，凡赦书，德音、

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用

白麻纸，不用印。 ……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
诏，用白藤纸；凡慰军旅，用黄麻纸，并用印。 ……
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

词。 凡诸陵荐告上表、内道观叹道文，并用白麻纸。
杂词、祭文、禁军号、并进本。

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所司印。 凡吐

蕃赞普书及别录，用金花五色绫纸，上白檀香木真

珠瑟瑟，钿函银鏁。 回纥可汗、新罗、渤海王书及别

录，并用金花五色绫纸，次白檀香木、瑟瑟、钿函银

鏁。 诸蕃军长、吐蕃宰相、回纥内外宰相、摩尼已下

书及别录，并用五色麻纸，紫檀木，钿函银鏁，并不

用印。 南诏及大将军清平官书，用黄麻纸，出付中

书，奉行却，送院封函，与回纥同。［２７］

由此可知，唐代官方公文和军事命令类的文件

以黄色和白色纸为主，道教相关用纸是青色，而涉

及周边国家外交事务的文书则用五色。 黄、白、青
在古代被视为正色，适于大唐内部高层次的官方政

令与庄严的宗教事务；五色杂彩的纸张用于外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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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并加以精致的包装，显得名贵华丽。 需要注意

的是，不同文书虽用同样的颜色，也可能因材料不

同而有等级的分别，可参见《唐六典》关于中书制

诏黄纸的规定［２０］２７３ －２７８。

４　 宋元明清时期

卷轴装是隋唐时期图书装帧的主要形式，而
宋代以后，册页装则成为图书装帧的主流。 因此，
宋元明清时期颜色的分类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文献

内容用纸、外表装帧或收藏管理所采用的材质及其

颜色上。
上文提到，汉代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内，无论

是官方还是民间，黄纸的使用都非常普遍。 宋代

时，“高帝上元二年诏曰：‘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
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州并宜

用黄纸。’”［２６］５１皇帝发布的诏书、诰令等都使用黄

色［２８］ ，宗教文献，也多用黄色。 至于民间文献，则
不敢用黄色纸张，而多用白纸。 根据宋祁记载：

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 颜之推曰：
“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雌黄与纸色类，故
用之以灭误。 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

误，殊不相类。 道佛二家写书，犹用黄纸。 《齐民要

术》有治雌黄法，或曰：“古人何须用黄纸？”曰：“蘖

染之，可用辟蟫。”今台家诏敕用黄，故私家避不

敢用。［２９］

由此可称，在宋朝的文献领域，黄色已经具有

分类的作用。 不过，这种分类不是对于文献知识内

容的区分，也不是对文献本身的高下之分，而更多

的是对于文献制作和收藏者身份的区分和暗示，它
所体现的是特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或庄严、光明、
正大、神明的宗教色彩。

在宋代图书出版和收藏领域，官方藏书多黄

本：“秘阁初为太宗藏书之府，并以黄绫装潢，号曰

太清本。”［３０］３０１《崇文总目》编纂时，“先用黄纸书一

本充秘阁收藏”［３１］ ；又如，“庚辰，诏：‘诸军应有刻

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３０］６８９在宫廷

以外的民间，除了多以白纸印刷图书以外，在藏书

装帧和管理方面，多根据个人爱好选择包装的颜色

或材质。 如宋初藏书家江正书皮多为青色，“书多

用由拳纸，方册如笏头，青缣为褾。”［３２］ 又如王洙以

白色绢包装“镇库书”，“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

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 镇库书不能尽

有，才五千余卷。”［３３］１８ 再如，贾似道用金色题签装

帧图书，“以抚州草钞纸、油烟墨印造，其装池至以

泥金为签。”［３３］７０

据史料记载，元代时以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等

级官员的封赏文书：“元之宣敕皆用纸，一品至五品

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色以赤。”［３４］ 这种

以颜色区分文书的方式，与古代官员穿着不同颜色

和图案的官服制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古代等

级制度的外化形式。 元代时，套色印刷有了新的发

展。 元代以前，便有套色写书的做法，如唐代陆德

明在《经典释文·序录·条例》中说：“先儒旧音，
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 若读注不晓，则
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
字辩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３５］ 李致忠说，元
朝时套色印刷最主要的标志便是图书采用朱墨套

印，代表作品便是至元六年朱墨套印的《金刚经

注》，经文用红色，注文用黑色。 而到了明代，套印

技术更有发展，并出现“饾版”和“拱花”等彩色套

印技术［１３］３６３ －３６５。 套色印刷或者用不同颜色区分经

文和注文，或者区分不同人的批注，或者区分一幅

画中的不同内容：颜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

的，即作为一种标识来实现对文献内容的区分。
明代时，经厂是重要的宫廷刻书机构。 到了明

代后期，经厂图书及刻板散入民间较多，据刘若愚

称：“自神庙静摄年久，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

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 柘黄之帙，公然罗

列于市肆中，而有宝图书，再无人敢诘其来自何处

者。”［３６］由“诘其来自何处”可知，明代大部分时候

图书用黄色仍属宫内（及佛道）权力，民间一般不

敢轻易僭越。
清代时，黄色具有极强的特权色彩。 “黄色成

为皇帝的专用色，……诏书只能使用硬黄纸”［１５］４４，
而且，玉牒（皇族族谱）的颜色也不一样：“《玉牒》
封面分为黄、红两种颜色，黄封皮为‘宗室玉牒’。
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父亲显祖塔克世的子孙；红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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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为‘觉罗玉牒’，记载太祖努尔哈赤伯叔的子

孙。”［３７］很明显，这种以颜色区分玉牒的方式是为

了分清血缘的远近。 可见，在封建王朝皇室内部，
等级的区分非常普遍。

清代官方藏书中，用颜色分类图书最典型的

做法要属《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封面用绢，色
仿四季，乾隆皇帝曾赋诗曰：“浩如虑其迷五色，挈
领提纲分四季。 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

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３８］ 实际颜

色与此稍有差别。 据施廷镛《故宫图书记》（《图书

馆学季刊》１９２５ 年第一期）称：“（《四库全书》）封面

内均有缮校官姓名，黄签，书皮及带，均以色别。 经

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而目录则

用香色。”［３９］４５３同样，《四库全书荟要》也照此设计：
“经绿色，春也；史红色，夏也；子月白色，秋也；集灰

黑色，冬也。 总目以香色”［３９］４５５ 何为香色？ “古之

东宫，皆服绛纱袍，盖次明黄一等。 国初定制，皇太

子朝衣服饰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４０］ ，可知香

色的地位之尊贵，用于《总目》以显示其对于四大

部类的统摄地位。
清代宫廷藏书中，以颜色区分文献还见于天

禄琳琅。 天禄琳琅是昭仁殿善本书存藏处，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宫廷善本特藏书库”［４１］２５，其藏书

早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初乾隆九年（１７４４ 年），
命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程御览，于
昭仁殿列架庋置，赐名曰：‘天禄琳琅’。”［４２］１２ “其书

亦以经、史、子、集为类，而每类之中，宋、金、元、明
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４２］１２ －１３ 其中，不
同时代的古籍采用不同材质和颜色的丝织品函装：
“其宋、金板及影宋抄，皆函以锦，元板以蓝色绨，明
版以褐色绨，用示差等。”［４２］１１锦是彩色，是亮色，而
蓝色绨和褐色绨的颜色不如锦鲜亮，以体现出不同

版本古籍的等级高下。 “而嘉庆初年所集天禄继鉴

之书，虽无文献说明外观装帧，从存世者观之，似乎

是以不同颜色的丝绢制成书衣，以四部区分：经部

为石青色，即所谓‘石青杭细面’；史部为浅蓝色或

米色；子部为绿色，偶见明黄色；集部为绛红色。”［４１］４４

这种以不同颜色书衣区分部类的做法与《四库全

书》相似。

５　 讨论与分析

５􀆰 １　 史实的总结：颜色功能、层次与变化

综上所述，自先秦时期至于清代，中国古代以

颜色分类文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官方文书

制作；图书出版领域；文献收藏领域；套色印刷领

域。 这几个方面密不可分，之间的界限有时非常模

糊。 从藏书主体来看，这种以颜色分类文献的现象

以官方藏书居多。 无论是先秦时期简牍文书采取

不同的颜色以指示其紧急程度，抑或是隋炀帝以三

种颜色区分卷轴等级，还是以朱红二色区别图书正

文与注释，或者采用套色印刷古籍插图……颜色在

其中所起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即以颜色作为一

种标识来实现对文献的分类。 从这个角度来说，颜
色是一种古代文献分类的非常规手段———之所以

称其为“非常规”，主要是因为古人以这种方式来

分类文献的情况并不十分普遍；而且，以颜色区分

文献时并不能做到类例详尽、层层深入，在指示文

献知识内容方面的作用相对常规的“六分法”、“四
分法”而言比较有限，只能起到补充的作用。 具体

而言，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中，颜色的功能、分类文

献的层次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使用也随着历史

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
（１）颜色的功能（以分类为中心视角）：第一，

审美功能。 颜色为文献外观增添了美感，如商周甲

骨刻字处填以朱砂、唐代以五色纸制作与吐蕃交往

的文书。 第二，实用功能。 例如对文献实体的保护

功用，这一点是使用特殊材料后附加产生的作用，
而非颜色本身的作用，如黄纸经“染潢”以防虫蛀。
以上两者是颜色使用的基本功能，不直接起到文献

分类的作用，与颜色的可识别性一起奠定了颜色用

于文献分类的基础。 第三，区分文献内容和部类，
这一点符合现代图书分类的基本原则，即以文献的

内容属性为分类的主要标准。 如刘向父子以不同

颜色丝绳编联不同内容的竹简，又如唐代集贤院和

邺侯李泌以轴、带、签的不同颜色区分经、史、子、集
四部藏书，再如清乾隆时以不同颜色区分经、史、
子、集四部及《总目》。 第四，区分图书等级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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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隋炀帝时秘阁藏书以不同材质和颜色的卷轴

将图书分为上、中、下三品，但由于资料所限，无从

得知其等级划分的依据和标准；又如清天禄琳琅藏

书以不同颜色的锦和绨区分宋版、元版和明版等不

同朝代的古籍，这种对等级的区分则建立在图书产

生时间的基础上。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颜
色对图书部类的区分也常带有区分等级高低的意

味。 第五，通过规定不同文献的使用颜色，间接区

分人的身份和地位，并成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一

部分，体现着礼制层面的功用。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

官方文书制作和官府藏书装帧方面。 例如，历代诏

书的颜色、大臣奏章的颜色，宋代普通民众不敢擅

用黄纸，元代时以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职位官员的

封赏文书，明清以黄色纸张包装或印制宫廷藏书

（常伴以华美的装饰），以及清代时《玉牒》以不同

封面颜色区分皇族的亲疏关系……在这里，颜色更

多的是对于文献制作和收藏者身份和地位的区分

和提示，是权力的无声昭示。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宫廷中文献多用黄纸作图书封面，这一点是与黄色

作为五色中的正色与古代五行说分不开的［１３］４２。
第六，宗教象征意义。 例如，佛教图书多用黄纸，象
征着佛教的庄严、光明、正大、神明，以及唐代时道

观仪式的荐告词文（所谓“青词”）多用青纸朱字，
都有其宗教象征意义在内［４３］ 。 总结来说，建立在

审美和实用功能（包括颜色的可识别性）的基础

上，颜色在文献分类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对“书”的区分（区分文献内容部类或

等级高下）；二是对“人”的区分（不同文献颜色代

表不同权力与身份的人群，如普通民众、不同职位

的大臣、不同亲疏的皇族，乃至皇帝）；三是对“意”
的象征（例如宗教象征意义）。 并且，颜色在古代

文献分类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２）颜色分类文献的层次：颜色在分类文献

时，所达到的层次也是不一样的。 具体而言，包括

基于文献单元的分类和基于知识单元的分类，前者

又可分为文献单元整体级层次、文献单元部分级层

次。 一份奏折、一卷竹简、一本《四库全书》所收录

的古籍，都属于文献单元［４４］ 整体级层次（文献整

体），而一本经书里的正文部分与注释部分则分别

属于文献单元的部分级层次（文献片段），二者都

是基于文献单元层次的分类。 基于知识单元的分

类是指颜色已经可以区分文献知识单元，这一点可

见于套色印刷，例如，将作为知识单元的一幅图分

成不同的颜色单元。
（３）颜色使用的变化趋势：从先秦时期在甲骨

刻字处填以朱砂，到简牍时期区分褾带颜色和材

质，再到隋唐时期以颜色将书分为三品或四部，再
到套色印写图书，再到清朝以四季分四部、以不同

色分善本书版本，体现了古人在文献制作、出版、收
藏和管理过程中，利用颜色来实现对文献的区别和

分类（并增加了附加价值，如文献的观赏性和艺术

价值），乃至发展到今天图书馆大量采用色标来分

类和排列图书。 同时，从古到今，官方与民间文献

主色调也发生了变化：官方文书从黄、青兼用到主

用黄，再到当今官方文件用红（所谓“红头文件”）；
民间则从宋以前的多用黄色，到宋以后的以白色为

主，并辅以其他色彩装帧。 其间过程的演变，体现

了黄色对于区分官方或民间文献功能的变化：附加

在其上的等级色彩逐渐增强，到了清代达到顶峰。
例如，清代以颜色分类文献的现象较多，这也与清

代专制制度的高度成熟相契合；并在之后逐渐淡化

黄色所蕴含的等级和特权色彩，而更多地取其审美

方面的价值。

５􀆰 ２　 背后的因素：观念、政治与哲学

中国古代以颜色分类文献的背后，有社会观

念、政治制度、传统哲学等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以
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尤为明显：

（１）为了审美和便于查找的需要。 审美是人

类的天性，古人在文献制作和收藏中，有追求美观

的心理。 同时，利用颜色的识别性，也便于文献的

管理和查找。 这是古代文献出版、收藏时以不同颜

色的褾带施之于卷轴或用不同书衣装帧图书的基

本目的，在此不赘述。
（２）五色观与正色观念的影响。 所谓五色，

“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也”［４５］ ，同时，这五种颜色

在古人眼中也属于所谓的“正色”；与之相对的是

“间色”，即两种或两种以上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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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济要略》称“间色有五，谓绀（按：相当于今日的

绿色）、红（按：相当于今日的粉红）、缥（按：相当于

今日的月白或浅青）、紫、流黄（按：相当于今日的褐

黄）也。”［９］７５４五色与五行密切关联，在汉代时形成

了五行色彩学，为后世正式确立了正色与间色的基

本范畴。［４６］ 在古人眼中，正色与间色有正面和反

面、积极与消极、尊崇与低下之别。 这种正色观在

古代服饰（尤其是宫中衣冠和官服）中尤其明显，
不容失范。 例如朱熹在《诗集传》中评《诗经·绿

衣》称：“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裹，言皆失

其所也。”［４７］古代用于文献分类的颜色主要为古人

眼中的正色，如白色（如汉代“素丝”）、青色（如晋

朝诏书用青色和姚泓藏书“赤轴青纸”）、黑色（如
汉代涉及机密的大臣奏章和元代套色印刷中的经

书注文）、红色（如隋朝“红琉璃轴”和唐代“红牙

签”，以及元代套色印刷中的经文）、黄色（如宋以

后宫中用纸的主色调），这体现了色彩观念对于古

代文献事业的影响。
（３）等级秩序和礼仪制度。 即使在文献领域，

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古代礼仪制度也渗透其中。 不

同内容的制诰采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不同官员的封

赏文书区分红白，经史子集不同部类也需“朱紫”
以别，不同年代版本的古籍依不同色彩和材质的函

套以分高下，宋以后民间不敢擅用黄色，这些都体

现了政治和礼仪文化的影响，是等级制度的外化。
因此，颜色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辨识文献制作或

收藏主体身份的作用（如明清时的黄色）。 在古

代，颜色的象征意义和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王朝

改移，所尚颜色亦变，“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
赤”［４８］ ，而不同文献所用主色也可能因此改变（但
并非绝对）。 例如，唐代时前三品官员服色均为

紫［４９］ ，在唐代官方藏书中，紫色及其相近颜色也常

作为文献的标识；又如，清代时香色地位尊贵，用于

《四库总目》以统御四部。
（４）传统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五行说等。

古人追求自然界与人世间的和谐统一，乾隆时以经

史子集封面分别对应春夏秋冬颜色，是其典型体

现。 与此相关，清人张潮说：“读经宜冬，其神专也；
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

集宜春，其机畅也。”［５０］２５这是从阅读心理的角度与

四季的对应，与《四库全书》的经、集二部有所出入，
或可反映两种不同的认识倾向。 但不论怎样，都可

见古人在知识生产与阅读生活中自觉地寻求自身

（及精神成果）与外界自然的契合。
（５）其他因素，如个人因素。 私人藏书家在图

书装帧和管理中选择不同的颜色区分自己的藏书，
或者以特殊材质装饰自己的收藏，则多是出于个人

爱好和财力，如唐代李泌以及明朝藩王藏书所使用

的不同颜色。

５􀆰 ３　 影响：色标排架、政治和语言文化

古人以颜色来分类文献，除了对现代图书装帧

设计具有明显影响以外（这一点不在此赘述），在
文献分类尤其是现代图书馆运用色标管理图书方

面、政治生活、语言文化等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文献分类与图书管理，尤其是在色标排架

方面：在现代图书馆中，尤其是在少儿图书领域，存
在色标分类的做法（山东省图书馆、东莞图书馆等

都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这种方法），起着辅助揭示馆

藏和引导读者的作用［５１ －５２］ 。 作为文献分类的补充

手段，色标被广泛应用于图书分类和排架。 由于颜

色的醒目和标识作用，图书馆以不同颜色的色标来

区分不同部类的文献，有利于图书馆按照不同色标

进行分类排架和整理乱架的图书，也有助于读者找

到所需要的图书。 现代图书馆运用色标管理图书

的方法，与古代以颜色分类文献的做法有着密切的

历史渊源：无论是简帛时期以不同颜色的丝带区分

竹简，还是隋朝时期以不同颜色和材料的卷轴将图

书分为上中下三品，或者是唐代以不同颜色和质地

的“轴”、“带”、“签”将图书分为四部，或者是清代

天禄琳琅以不同丝织品区分古籍的时代和版本，都
对现代图书馆色标管理产生影响。 在这里，竹简的

丝绳、卷轴的牙签、册页装古籍的封面等都近似充

当了色标的角色，只是由于历史因素和条件限制，
古代尚未形成具有成熟范式的色标分类方法。

（２）在政治生活方面：在中国图书史上，曾一

度（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至文革结束［５３］ ）出现过各种

以封面颜色命名的内部出版物，颜色也染上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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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政治类的“灰皮书”（一些政治类图书也有用

红、黄或白色）、文学类的“黄皮书”（后来改为白皮

或灰皮）［５４］ ，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图书的区分，更是

对阅读权利的限制。 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古代颜

色不仅用以区分图书内容或部类，而且用来规定文

献的等级秩序，并将权力人为地施加在文献领

域———这在古代官方文书制作、内府藏书中都屡

见不鲜。 可见，我国在一段时期内大量出现“灰皮

书”、“黄皮书”等书籍，限制了普通民众获取和阅

读某些文献的权利，也就并不是那么突兀和难以理

解了。
（３）在语言文化领域：当某种文献固定或按照

惯例使用某种颜色时，这种习惯便很容易使物理属

性的颜色增加了社会意义，从而成为一种象征的符

号，如今日所称政府工作的“红头文件”、“白皮

书”，科研报告的“蓝皮书”，以及某些“黄色书籍”，
又如“青纸”（代诏书）、“黄卷”（代图书）、“丹青”
（代绘画）、“青史” （代历史）、“雌黄” （代校勘）、
“丹黄”（代图书）等。 只不过这种指称更多地出于

对文献内容的区分，而不再是对阅读权利的限制。

在这个过程中，“色彩转换成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和

思想认知图式，大千世界的五颜六色被赋予了特殊

的涵义，并通过对物象的视觉认识，转换成一种对

内视心像的文化反思。”［５０］７８从而，丰富了社会语言

词汇，丰富了中国文化内涵，一大批与文献颜色相

关的词汇成了古人及当代人语言词汇的一部分。

６　 结语

总之，颜色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之间的关系

体现了文献事业与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的交互

影响。 文献既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环境

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和丰富社会文化。 本文

是借鉴文化史、政治史、美术史的视野对古代文献

史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 在研究过程中，也引发了

笔者对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 例如古代书籍

装帧的文化内涵，古代文献事业对中国语言文化的

深远影响等。 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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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ｔｅｄ ｂｙ Ｌｉ Ｓｈａｎ􀆰 Ｚｈａｏｍｉｎｇ Ｗｅｎｘｕａｎ［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６． ）

［１０］　 劳榦􀆰 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居延汉简考证［Ｍ］􀆰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６０： ７􀆰 （Ｌａｏ Ｇａ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Ｊｕｙａ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Ｍ］􀆰 Ｔａｉｐ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６０：

７． ）

［１１］　 （汉）班固著； （唐）颜师古注􀆰 汉书［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９􀆰 （（Ｈａｎ）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Ｂａｎ Ｇｕ；（Ｔａｎｇ）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Ｙａｎ

Ｓｈｉｇｕ􀆰 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ａ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９． ）

［１２］　 （汉）蔡邕􀆰 独断［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５􀆰 （（Ｈａｎ）Ｃａｉ Ｙｏｎｇ􀆰 Ｄｕｄｕａ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５： ５． ）

［１３］　 李致忠􀆰 古书版本学概论［Ｍ］􀆰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０􀆰 （Ｌｉ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０． ）

［１４］　 （唐）徐坚􀆰 初学记［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５１７􀆰 （（Ｔａｎｇ）Ｘｕ Ｊｉａｎ􀆰 Ｃｈｕ ｘｕｅ ｊｉ［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

ｐａｎｙ， １９６２： ５１７． ）

［１５］　 丁春梅􀆰 中国古代公文用纸等级的主要标识［Ｊ］􀆰 档案学通讯， ２００４（２）： ４３ －４６ 􀆰 （Ｄｉｎｇ Ｃｈｕｎｍｅｉ􀆰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４（２）： ４３ －４６． ）

［１６］　 （唐）长孙无忌，等􀆰 隋书经籍志［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Ｔ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ｕｎ Ｗｕｊｉ，ｅｔ ａｌ􀆰 Ｊｉｎｇｊｉ Ｚｈｉ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５． ）

［１７］　 （唐）魏徵，等􀆰 隋书［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１２９９􀆰 （（Ｔａｎｇ）Ｗｅｉ Ｚ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Ｈｉｓｔｒｏｙ ｏｆ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３： １２９９． ）

［１８］　 （唐）房玄龄􀆰 晋书［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Ｔａｎｇ）Ｆａｎｇ Ｘｕａｎｌｉｎｇ􀆰 Ｈｉｓｔｒｏｙ ｏｆ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４． ）

［１９］　 （清）叶德辉􀆰 书林清话［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７： １３􀆰 （（Ｑｉｎｇ）Ｙｅ Ｄｅｈｕｉ􀆰 Ｓｈｕ ｌｉｎ ｑｉｎｇ ｈｕａ［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５７： １３． ）

［２０］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Ｔａｎｇ）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Ｌｉ Ｌｉｎｆｕ ｅｔ ａｌ；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ｆｕ􀆰 Ｓｉｘ Ｃ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２． ）

［２１］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９３６􀆰 （（Ｓｏｎｇ）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ｕ，Ｓｏｎｇ Ｑｉ􀆰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ｒｏｙ ｏｆ Ｔａｎｇ Ｄｙ⁃

ｎａｓ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９： ９３６． ）

［２２］　 （唐）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１０８􀆰 （（Ｔ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ｙｕａｎ􀆰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ｆａｍｏｕｓ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５： １０８． ）

［２３］　 （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３６２０ －３６２２􀆰 （（Ｌａｔｅｒ Ｊｉｎ）Ｌｉｕ Ｘｕ， ｅｔ ａｌ􀆰 Ｏｌｄ Ｈｉｓｔｒｏｙ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

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５： ３６２０ －３６２２． ）

［２４］　 （唐）韩愈􀆰 韩昌黎全集［Ｍ］􀆰 北京：中国书店， １９９１： １２０􀆰 （（Ｔａｎｇ）Ｈａｎ Ｙｕ􀆰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Ｈａｎ Ｃｈａｎｇｌｉ［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１９９１： １２０． ）

［２５］　 （明）彭大翼􀆰 山堂肆考（三）［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４２８􀆰 （（Ｍｉｎｇ）Ｐｅｎｇ Ｄａｙｉ􀆰 Ｓｈａｎ ｔａｎｇ ｓｉ ｋａｏ：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ｖｏｌｕｍｅ［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２： ４２８． ）

［２６］　 （宋）苏易简􀆰 文房四谱［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Ｓｏｎｇ）Ｓｕ Ｙｉｊｉ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５． ）

［２７］　 傅璇琮，施纯德􀆰 翰学三书（一）［Ｍ］􀆰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２ － ３􀆰 （Ｆｕ Ｘｕａｎｃｏｎｇ， Ｓｈｉ Ｃｈｕｎｄ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Ｈａｎ Ｘｕｅ：Ｔｈｅ ｆｒｉｓｔ ｖｏｌｕｍｅ［Ｍ］􀆰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２ －３． ）

［２８］　 （宋）谢深甫􀆰 庆元条法事类（续修四库全书本） ［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２８９􀆰 （（Ｓｏｎｇ） Ｘｉｅ Ｓｈｅｎ⁃

ｆｕ􀆰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ｔｉａｏ ｆａ ｓｈｉ ｌｅｉ（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ｕ Ｘｉｕ Ｓｉ Ｋｕ Ｑｕａｎ Ｓｈｕ）［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２： ２８９． ）

［２９］　 （宋）宋祁􀆰 宋景文公笔记［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２􀆰 （（Ｓｏｎｇ）Ｓｏｎｇ Ｑｉ􀆰 Ｎｏｔｅｓ ｏｆ Ｓｏｎｇ Ｑｉ［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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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三九卷　 第二〇八期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２０８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５： ２． ）

［３０］　 （清）毕沅􀆰 续资治通鉴［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Ｑｉｎｇ）Ｂｉ Ｙｕａｎ􀆰 Ｘｕ Ｚｉ Ｚｈｉ Ｔｏｎｇ Ｊｉａｎ［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７． ）

［３１］　 （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７： ２７５９􀆰 （（Ｑｉｎｇ）Ｘｕ Ｓ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ｉ Ｙａｏ Ｊｉ Ｇａ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５７： ２７５９． ）

［３２］　 （宋）王明清􀆰 挥麈录·后录［Ｍ］􀆰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１１１􀆰 （（Ｓｏｎｇ）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Ｈｕｉ Ｚｈｕ Ｌｕ·Ｈｏｕ Ｌｕ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１： １１１． ）

［３３］　 （清）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 藏书纪事诗［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Ｑｉｎｇ）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Ｙｅ Ｃｈａｎｇ⁃

ｃｈｉ；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ｆｕ；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ｙ Ｘｕ Ｐｅｎｇ􀆰 Ｐｏｅｍｓ ｏｎ ｂｏｏ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９． ）

［３４］　 （明）叶子奇􀆰 草木子［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６２􀆰 （（Ｍｉｎｇ）Ｙｅ Ｚｉｑｉ􀆰 Ｃａｏ ｍｕ ｚｉ［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

ｐａｎｙ， １９５９： ６２． ）

［３５］　 （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 经典释文［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１􀆰 （（Ｔａｎｇ）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Ｌｕ Ｄｅｍｉｎｇ；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ｕｏ􀆰 Ｃｈｉｎｇ⁃ｔｉｅｎ ｓｈｉｈ⁃ｗｅ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３： １． ）

［３６］　 （明）刘若愚􀆰 酌中志［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１５５􀆰 （（Ｍｉｎｇ）Ｌｉｕ Ｒｕｏｙｕ􀆰 Ｚｈｕｏ Ｚｈｏｎｇｚｈｉ［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５： １５５． ）

［３７］　 肖东发，朱赛虹，何东红􀆰 中国官府藏书［Ｍ］􀆰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７０􀆰 （Ｘｉａｏ Ｄｏｎｇｆａ， Ｚｈｕ Ｓａｉｈｏｎｇ， Ｈｅ

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ｂｏｏｋ ｃｏｌｌｅｔｉｏｎ［Ｍ］􀆰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１７０． ）

［３８］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八册）［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４８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ｓ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ｓ： ８ｔｈ ｖｏｌｕｍ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４８４． ）

［３９］　 转引自： 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Ｒｅ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 Ｘｉｍｉ，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ｏｈｕ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ｃｏｌｌ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２． ）

［４０］　 （清）昭梿􀆰 啸亭杂续录［Ｍ］􀆰 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６７： ８８５ － ８８６􀆰 （（Ｑｉｎｇ）Ｚｈａｏ Ｌｉａｎ􀆰 Ｘｉａｏ Ｔｉｎｇ Ｚａ Ｘｕ Ｌｕ［Ｍ］． Ｔａｉ⁃

ｐｅｉ：Ｗｅｎ Ｈａ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６７： ８８５ －８８６． ）

［４１］　 刘蔷􀆰 天禄琳琅研究［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Ｌｉｕ Ｑ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ｉｎ Ｌａｎｇ［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

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

［４２］　 （清）于敏中，等􀆰 天禄琳琅书目［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Ｑｉｎｇ）Ｙｕ Ｍｉｎ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ｉａｎ Ｌｕ Ｌｉｎ Ｌａｎｇ［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７． ）

［４３］　 张泽洪􀆰 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Ｊ］􀆰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５（２）： １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Ｚｅｈ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Ｑｉｎｇｃｉ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ｔ ｒｉｔｅｓ［Ｊ］􀆰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２００５（２）： １１３． ）

［４４］　 王子舟􀆰 图书馆学基础教程［Ｍ］􀆰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２０ － １２４􀆰 （Ｗａｎｇ Ｚｉｚｈｏｕ􀆰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Ｍ］􀆰 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１２０ －１２４． ）

［４５］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黄侃经文句读􀆰 礼记·礼运［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４３１􀆰 （（Ｈａｎ）Ａｎｎｏ⁃

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ｅｎｇ Ｘｕａｎ；（Ｔａｎｇ）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Ｋｏｎｇ Ｙｉｎｇｄａ， ｅｔ ａｌ；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ｕａｎｇ Ｋａｎ􀆰 Ｌｉｊｉ·Ｌｉｙｕｎ［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０： ４３１． ）

［４６］　 周跃西􀆰 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Ｊ］􀆰 中原文物， ２００３（５）： ７３ － ７８􀆰 （Ｚｈｏｕ Ｙｕｅｘｉ􀆰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ｅｓ⁃

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ｉｖｅ⁃ｃｏｌｏｒｓ ｉ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Ｊ］􀆰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３（５）： ７３ －７８． ）

［４７］　 （宋）朱熹􀆰 诗集传［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 １６􀆰 （（Ｓｏｎｇ）Ｚｈｕ Ｘ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０： １６． ）

［４８］　 （清）张廷玉，等􀆰 明史［Ｍ］􀆰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１６３４􀆰 （（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Ｔｉｎｇｙｕ， ｅｔ 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ｇ Ｄｖｎａｓ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４： １６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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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亚： 颜色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以分类为中心看颜色在文献中的功用
Ｚｈｏｕ Ｙａ：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台湾云端书库”电子书借阅服务推出

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台湾地区高雄市宣布与远流出版社合作推出“台湾云端书库”电子书借阅平台。该项

服务参考“公共借阅权”概念，借阅方式采用计点方式，系统默认每人给１０点，每借阅１本书扣１点，借期１４

天，到期后系统会自动归还，点数用完可持借阅证或身份证明文件向高雄市立图书馆各分馆申请核发。１

年累计可申请６０个点，即最多可借阅６０本电子书，未使用完的点数当年作废。市民借阅电子书所需的费用

由高雄市政府和“高雄市新图书馆百万藏书计划”募款支付。

（摘编自：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ｓｍｌ． ｅｄｕ． ｔｗ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０１． ａｓｐｘ？ｃｏｄｅ ＝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７６）

［４９］　 李晓华，刘宗彬􀆰 中国古代的颜色文化［Ｊ］􀆰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４（３）： ３２􀆰 （Ｌｉ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Ｌｉｕ Ｚｏｎｇｂ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４（３）： ３２． ）

［５０］　 （清）张潮􀆰 幽梦影［Ｍ］􀆰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ｏ􀆰 Ｙｏｕ ｍｅｎｇ ｙｉｎｇ［Ｍ］􀆰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８． ）

［５１］　 张贺春􀆰 关于开放书库色标管理的探索：以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为例［Ｊ］􀆰 企业文化， ２０１２（１）： １０６􀆰 （Ｚｈａｎｇ Ｈｅ⁃

ｃｈｕｎ􀆰 Ｏｎ ｃｏｌｏｒ⁃ｍａ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ｅｎ ｓｔａｃｋ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ｋｉｄｓ􀆳 ｃｌｕｂ ｏｆ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２（１）： １０６􀆰 ）

［５２］　 王晋月􀆰 现代图书管理中色标排架法的设计与实现［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２）： １５８ － １６０􀆰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ｙｕｅ􀆰 Ｄｅｓｉｎｇ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ｌ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 ｂｙ ｃｏｌｏｒ⁃ｍａｒｋ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２）： １５８ －１６０． ）

［５３］　 沈展云􀆰 灰皮书，黄皮书［Ｍ］􀆰 广州：花城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 － ２２􀆰 （Ｓｈｅｎ Ｚｈａｎｙｕｎ􀆰 Ｇｒａｙ⁃ｃｏｖｅｒ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ｃｏｖｅｒ

ｂｏｏｋｓ［Ｍ］􀆰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１ －２２． ）

［５４］　 胡洪侠，张清􀆰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私人阅读史［Ｍ］􀆰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１５􀆰 （Ｈｕ Ｈｏｎｇｘｉａ，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 ［Ｍ］􀆰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１１５􀆰 ）

周　 亚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２０１２ 级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５ 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 －０２ －０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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